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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日报·今日郴州客户端讯（全媒体记
者 陈华英）近日，第五届吴伯箫散文奖组织委
员会公布了获奖名单，我市作家黄孝纪荣获本
届吴伯箫散文奖二等奖。

当代著名散文家、教育家吴伯箫先生是山
东省济南市莱芜区人，其一生共有17篇散文名
篇被收入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中学语文课
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为繁荣当代散文创
作，打造当代散文活动品牌，山东省散文学会联
合中共济南市莱芜区委宣传部等单位设立了

“吴伯箫散文奖”这一全国性散文奖项。
黄孝纪是永兴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

2012年以来，他一直坚持以出生地湘南山区八
公分村为样本，书写中国南方乡村社会变迁。
著有“八公分系列”散文集《瓦檐下的旧器物》

《一个村庄的食单》《故园农事》《节庆里的故
乡》《老家什》《庄稼人》《八公分的时光》《八公
分的味道》等。其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农家书屋
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曾先后荣获文津图书奖、
冰心散文奖、孙犁散文奖等奖项。

我市作家黄孝纪荣获
第五届吴伯箫散文奖

当我踏入祖宅祠堂，堂弟忽然提及振济亭。
振济亭是个地名，就在村旁不远，我从小在乡音
中耳熟能详，可在我的记忆中却从未见过这座
亭子。

怀着兴奋与不安，我和堂弟沿着乡间小路，
急匆匆走了数百步，远远看到有座亭子，原来它
竟在我曾经读书的学校里。这让我愈发好奇，我
当年在这里读了三年小学，竟一点也不知这振
济亭就在中间。

亭子是仿古重建的，飞檐斗拱，古朴典雅，
旁边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振济亭的前世今生。
故乡历史上是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行人沿着
青石板路行走。

我的眼前浮现出先祖们在振济亭施粥的身
影。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粥，冒着袅袅的热气。
先祖们脸上带着慈祥的微笑，把粥一勺一勺地
盛进饥肠辘辘人们的碗里，周围弥漫着粥的香
气，给寒冷的灾年带来了一丝温暖。

亭子边上就是我曾经坐过的校舍，红砖青
瓦，岁月的痕迹在墙面上留下斑驳的印记。我记
得当年我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窗外是一片
绿油油的田野，微风拂过，稻浪翻滚。那时的我
常常一边歪着头读书，一边听着窗外的麻雀叽
叽喳喳的叫声，盼望着下课的铃声响起。阳光透
过窗户洒在课桌上，形成一块块光斑，随着微风
轻轻摇曳。

学校始建于清末民初，那时国家风雨飘摇，
积贫积弱。我想先辈们一定是想到了一碗粥只
能救一时饥馑，唯有启智化愚方能济世安民。而
办学校、学文化知识，才能彻底振兴。如今百年
过去了，当年的小树已枝繁叶茂、浓荫蔽日，学
生也走了一批又一批。有的当上了老师，有的成
了公务员，有的做了科学家，有的是全国各地的
建设者。

我正看着想着，一个头发花白的男子缓步
走近。堂弟介绍说，这是我小学的同学。我看着
有些陌生的同学，往事仿佛历历在目。同学指点
着教室说：“当年我坐第一排，还记得吗？”于是，
我仿佛看到，我们背着自制的书包，书包上还带
着些手工的痕迹。我们一起走在上学的小道上。
小道两旁开满了野花，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我们坐在教室里，一起摇头晃脑读书，稚嫩的声
音在教室里回荡。我们一起摘着路边乌红的野
山梅，欢笑着往嘴里送，酸酸甜甜的汁水在嘴里
流淌。我们一起将小石子抛向路边的水田，比试
着谁的水漂儿又多又远，水田里溅起一朵朵水
花，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

同学说到当年的一个老师，问我们还记不
记得。我脑海中闪过一个慈祥的长者。他说：“老
师退休后，将她毕生积蓄的一百万元善款捐给
学校，资助困难学生，叫玉兰助学工程。”我有些
惊讶，一个普通教师，一百万元是多大的数目。

我看向学校的玉兰花，此时它们正在春风
里尽情开放，一朵朵白玉兰开得正艳，花朵大而
洁白，仿佛是天上的云朵落到了人间。这些花好
像只朝天开放，然而花瓣则掉落在树根旁，花香
随着春风飘逸，沁人心脾。花瓣在微风中轻轻飘
落，宛如一场洁白的花雨。

我眼中浮现出老师瘦小的身影和她慈祥的
笑容。恍惚间，春风里玉兰树的虬枝正向苍穹舒
展，洁白的花瓣簌簌飘落，恰似老师当年在讲台
上洒落的粉笔屑，落在我们童年的掌心，也落在
了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我的耳旁又响起琅琅的
读书声，那声音如春天的风铃，轻轻叩响了我们
心中对知识的向往。

振济亭的读书声
□ 曹旭东

汝城的春天，是一日暖过一日的。心里像
被什么柔软的东西轻轻勾着，总惦念着城外龙
王庙公园的景致。趁着晴光正好，午后便信步
踱入园中，去寻那一方春日的柔软。

园子是静的，静得只剩下光影在悄悄挪
移。微风不知从哪片叶底悄然生起，贴着地面
轻滑而来，摇落一树一树的碎金。那些光斑便
在脚下、在亭角、在湖畔，缓缓流转，像水墨
画里未干的笔触，被风一吹，便晕开了淡淡的
韵致。阳光穿过新叶的缝隙，筛成千万缕柔和
的金线，洒在青石小径，洒在肩头衣角，一路
铺展而去，尽是温柔的诗行。

园中最令人驻足流连的，还是湖畔那几株
桃花。它们开得正酣，粉艳得如天边洇开的云
霞，薄薄的、透透的，缀满枝头，不吵不闹，

却自有一番动人心魄的明媚。风来之时，花瓣
便悄无声息地飘落，有的粘上衣襟，有的轻浮
水面，漾开一圈圈细细的涟漪，仿佛整湖碧水
都染上了清浅的幽香。桃花映水，水涵花影，
一时竟分不清，究竟哪一枝更艳，哪一影更柔。

湖水平得如一方新磨的铜镜。偶有涟漪轻
荡，是一群水鸭悠然游过。红掌轻拨，碎了一
湖天光云影。它们时而低头扎入水中，时而相
逐划出弧线，时而昂首梳理羽毛，自在无拘，
叫人生出几分艳羡。亭台飞檐、桃枝芳姿、飞
鸟掠影、流云踪迹，全都揉进碧波里，随波轻
晃，朦胧得像一场未醒的清梦。

林间的鸟声是止也止不住的。清脆的、婉
转的、悠长的，一声接着一声，从这片叶间跳
到那片花丛，从这枝梢头飞向那片半空。它们

不怕人，也不刻意喧哗，只自在唱着属于春天
的歌。那歌声与风声相融，与水声相和，与花
香缠成一缕，织成天籁里最动人的乐章。

园子空阔之处，散落着三三两两的人影，
添了几分人间暖意。有女子轻歌，声音不疾不
徐，清亮中带着一丝绵软，如春风拂过耳畔；
有人曼舞，水袖轻扬，裙裾微摆，与树影一同
摇曳，同花香一齐沉醉。歌声不扰静，舞姿不
喧宾，就那么淡淡地融进这满园春色里——动
静相宜，温柔了光阴，也温柔了看客的心。

我久久伫立湖边，任清风拂过脸颊，任光影
在身边缓缓流转。眼前是灼灼桃花，耳畔是婉转
鸟鸣，脚下是微漾碧波，远处是轻歌曼舞。一切
都那么淡，那么静，那么恰到好处，恍惚间，竟
似跌入一场不愿醒来的春梦。

这龙王庙的春，没有半分喧嚣，没有一丝纷
扰。风是清的，花是艳的，鸟是欢的，水是软
的，人心是安静的。一颗心被这春光轻轻托着、
抚着，一点一点，软下来，静下来，暖起来。

观景生情，遂口占一绝：
灼灼桃枝映碧流，
群凫拨碎一湖柔。
东风暗解游人意，
尽把春香满袖收。
人在园中，如在画中；心在春里，不染纤

尘。忽然便懂了——原来最美的春天，从不在
别处，就在这一湖碧水、一树桃花、一声鸟
鸣、一缕清风里，就在这龙王庙公园，这一方
小小的、温柔的人间。

而我，恰好在这里，与它不期而遇。

龙王庙春游记
□ 何君明

三月到了，春风和煦，捎来花开的喜讯。春雨
淅沥，润湿泥土，唤醒沉睡的大地。草长莺飞，春花
烂漫，有一种黄灿灿的花，轻轻打开我的记忆。

那便是我心心念念的油菜花，从小见过，一见
便过目不忘。它不娇贵、不张扬，却带着暖意，将田
野熏香。它点亮春天，用耀眼的金黄，写就春日里
动人的诗行。

回到乡下，走在小路上，抬头远望，映入眼帘
的是铺天盖地的黄。它没有桃花的娇柔，也不及牡
丹的华贵，可那细小的花瓣、朴素的颜色、坦荡的
姿态，把田野、坡地、河边，都染成一片金色的海
洋。

春风轻轻拂过，花浪摇曳，泥土的清气混着阳
光的甜香，扑面而来。我放慢脚步，驻足凝望，整个
人都沉醉在这春日盛景里，心头满是舒坦。

凑近细看，油菜花美得直白，黄得耀眼，四片
薄软的花瓣在阳光下泛着柔光。细高的花秆撑着

一簇簇小花，微风一吹便轻轻晃动，像一张张仰起
的笑脸，干净又明亮。

站在花田里，浓郁的香味直钻心底。我知道，
从古到今，它便是春日里的常客，不少文人深爱
它——杨万里曾写下“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
花无处寻”，也有人咏叹“油菜花开满地金，鹁鸠声
里又春深”，字里行间展现一幅生动明媚的图景。

不过我眼前的油菜花，没有文人笔下那种清
冷孤傲，而是多了几分人间烟火气。它不与大树比
高低，不与名花争艳丽，安身乡野，历经风雨，安静
生长，自在绽放。

黄花虽小，却引人无限遐想，也藏着人间的希
望。农人见它，便惦记收成；游子见它，便思念故
乡；路人途经，心生欢喜。我每次见到，都忍不住多
望几眼，心里踏实又暖和。

油菜花最让我感动的，不是它的娇艳，而是它
从不孤芳自赏，只愿成群相守。一丛挨着一丛，只

要有土、有阳光、有雨水，便奋力生长，活出最真实
的模样。

看到油菜花，我就想起忙碌的自己，还有身边
的人。我们总爱追逐远方，抱怨日子疲惫，却忘了
低头打量身边的美好。有的人总想着活得光鲜耀
眼，却不知道，平凡日子里也有光彩，朴素生活中
也有动人之处。就像这油菜花，不张扬、不强求，认
真生长，坦然开放，活出最好的自己。

我喜欢油菜花，讲不出大道理。走进花田，风
带着花香扑在脸上，看蜂蝶在花丛里飞舞，听风声
伴着花香轻响，心一下子就静了，所有烦恼都被这
满眼的金黄悄悄揉散。

生活就像这油菜花，不用非要惊艳谁，朝着太
阳好好长就行；笑容也一样，不必硬撑伪装，发自
内心就最真。我也要像油菜花，在平常日子里，守
一份坦荡，怀一份热爱，迎着春光踏实生长，把普
通的日子，过成一片温暖明亮的金黄。

春风吹油菜花
□ 曹建龙

春天的南岭植物园里争奇斗艳，桃花、樱花、
玉兰花……像约好了似的，趁着花期竞相绽放，谁
也不甘示弱。

三月，也是郁金香的季节。成片的郁金香，还
未绽放前，像一片郁郁葱葱的麦田，沿着游道铺展
延伸。春风拂来，整片郁金香倏地就醒了。

郁金香不若桃花般粉嫩娇羞，也不似樱花那
样轻柔纷飞，她只是亭亭玉立于泥土之上，以最舒
展、最热烈的姿势，感受着泥土的温度，拥抱着和煦
的暖阳。微风掠过，她们轻轻摇曳，宛如一片片彩色
的涟漪。一畦畦、一垄垄、一簇簇，从浅粉到艳红，从
明黄到淡紫，从纯白到深褐，熙熙攘攘，错落有致，
明艳动人。

含苞待放时，她紧紧裹着心事，像一枚枚待启

的信笺，藏着春天最隐秘的情话；初绽放时，像一盏
精美温润的玉盏，里面盛着清晨的露珠，盛着香甜
的美酒，盛着醉人的春光；完全打开时，又像一只展
翅的蝴蝶，在风里翩翩摇曳，舒展心底所有浪漫的
情愫。

郁金香，是光的迷妹。光的去留，左右着她的
一颦一笑。清晨，晨曦微露，郁金香睁开惺忪的睡
眼，倾慕光，感应光；日暮时分，她轻掩心扉，思念
光，等候光。她的花瓣厚实温润，阳光下，绸缎一般
光滑的面颊上，泛着少女如丝如缕的心事。

奇特的是，大多数郁金香的品种都没有香气，
只有少数散发着极淡的青草香。她淡泊内敛，不以
香气诱人，干净、纯粹、热烈，她的美专注而纯粹。

郁金香还有着独属于自己的风骨。你看她茎干

挺拔，像荷花一样，不蔓不枝，一枝就是一个独立的
个体。她们不攀不附，不吵不闹，只是安静地扎根，从
容地开放，在春风里开出独一份的端庄与绚烂。

而迷人的美貌背后，是永恒的爱情，大仲马在
《黑郁金香》中这样描绘她。郁金香出身中亚，曾让
整个荷兰都为之疯狂。在花语中，红色郁金香象征
热烈的爱，黄色代表阳光开朗，杂色则寓意美丽的
眼睛。17世纪的郁金香狂热，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
早的投机泡沫，一株名贵品种的价格曾等同于一
栋豪宅。

正如游人现在看到的，郁金香不随处开放，亦
不攀附在热闹的枝头。要想走近她，欣赏这份美，你
须放低姿态，俯身甚至蹲下，放下你的傲慢与偏见，
方能与花海连成一片。

春赏郁金香
□ 熊念旭

梧桐影摇着旧藤床
你攥着我手指入梦乡
鼾声像浪花轻轻漾
焐化了我鬓角的霜

数你呼吸如数星光
怕夜风惊扰这安详
若时光是偷糖的小贼
求它 慢些偷这甜香

啊～我的小月亮
挂在皱纹织的网上
啊～摇过春秋几趟
等你松开我的手掌

童谣里绕着小土墙
你学着我语气装大汉
奶香洇在衣衫上
烫得眼眶红了半晌

你笑一声就乱我方寸
喊我名字也喊成呢喃
若归途是一根长竹竿
挑着 你的岁岁平安

啊～我的小月亮
晃在白发映的院塘
啊～岁月背着行囊
别来太急把你带上

有天你会甩开这只手
奔向更亮更远的街巷
若哪晚你梦回旧藤床
记得 给我留盏微光

啊～我的小月亮
挂在心口上
啊～就算人海滚烫
抬头 还有这一方月光

藤
床
小
月
亮
（
歌
词
）

□
朱
永
华

都说你会回来
都说你会回来，
乡亲们把家门打开把心门打开。
你却没有回来，
身在山南海北还是魂在云天之外。

蓝布包袱油纸伞爹娘的交代，
伴随寻觅的路途一程又一载。
艰难困苦的人生壮怀激烈，
风吹岁月，雨打尘埃。
思乡的情怀与天地同在，
冬去春来，花落花开。
皓月赞颂你铮铮铁骨，
长风景仰你博大胸怀。
天下人把对你的思念，
植进青山刻上蓝天融入大海！

九十八年壮怀激烈！
九十八年泣血吟颂！

袍 泽 情 深
1963年一天，桂林榕湖饭店餐厅，来广西视察的陈毅元帅正在

吃饭，秘书匆匆进来，呈递一张纸条。
放下碗筷，陈毅打开纸条一看，立即起立，对秘书说：“见！快

请！”
写纸条的人叫胡贞，湖南宜章人，桂林榕湖饭店洗衣房临时工。

她听说陈毅元帅住在榕湖，想见他老人家。警卫人员说，不可以。胡
贞说：“那我写个条子你帮我呈上去要得啵？”有一个警卫员接过纸条
交给了秘书。纸条上写着：“胡少海女儿请求一见”。

当胡贞走进餐厅时，陈毅元帅含着泪，连连说：“像，像！像胡少海！”
湘南起义发动者与领导者之一、红二十一军军长胡少海的女儿在

父亲牺牲三十多年后，见到了先父的亲密战友。

牵马上井冈山
1928年4月初，湘南山野，花孕蓓蕾，叶绽芽苔，春寒料峭。
由宜章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吴首长之妻李氏，双脚溃烂，感染了

破伤风，不幸逝世。吴首长流着泪和战士们架起柴垛，将李氏抬上去，点
火……

李氏小时候裹过脚，一双小脚随丈夫从宜章走到此地，一百五十里
山路啊！吴首长要妻子骑马，李氏摇头摆手：“马是给首长骑的，我不是
首长。”

柴火熄了，吴首长从柴烬里一根根一块块捡拾起妻子李氏的骨
头，装进木盒里，再将木盒放在马鞍上，绑好。

吴首长牵着马，走了一百多里，走到井冈山。马上驮着他的妻子李
氏。

写 信
宜章县城教私塾的王先生在西正街摆张桌子，代写书信。起义

军要开拔了，很多人找他写家书，排成了长队。
轮到一女孩，估摸十四五岁，鞠躬，奉上两枚铜钱：“请先生

代我给爷爷写封信。”王先生援笔，女孩口述：“嗲嗲，我投到了朱
德军长的队伍，头一回吃了餐饱饭。等革命胜利了，我挑担白米回
屋，我们天天吃饱饭！”

王先生问了地址，写好信封，交与女孩。女孩鞠躬，退出长
队。

十六岁男孩上前，鞠躬：“我讲，请先生写。”
“妈妈，等一下队伍就要往北走了。我不晓得还回不回得

来。要是明年清明我还没回来，你就在老屋门上插朵花，那就是
你的崽回来了……妈妈，地下天上，我总是你的崽！”

王先生老泪纵横，仔细叠好信纸，起身，双手递给男孩。

刘山牯和未婚妻
刘山牯要跟朱德、陈毅上井冈山，未婚妻毛妹来送他。
两人坐在一块石板上。毛妹说：“山牯哥，毛妹不晓得说什

么好，不说了。”说完摸出把剪刀，把脑后的两条辫子剪下了，
用带来的一大片干荷叶包起，再用一块青布包扎好，递给山牯
说：“生是刘家的人，死是刘家的鬼！”

山牯接过青布包，捆在胸口上，说：“革命成功了，我在祠堂
里办十桌酒讨你做妇娘，不得变心。”

22年后，山牯当了解放军团长，来接毛妹。
邻居告诉山牯：“你走了5年后，毛妹病死了！”

湘 南——1928 □ 陈岳


